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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 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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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肩挑手提去当墟的人群，就会勾起20世纪

70年代在单位去赶墟的情景。

赶墟，北方叫赶集、赶场，是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一

种民间贸易方式。有一四七、三六九、二五八为赶墟日。

根据墟镇的大小来决定赶墟时间的长短，时间短的叫阿尿

墟，就是三四个小时就结束了，时间长的要到中午或下午

一两点钟才结束。

分宜之北的大坑，远离城镇，交通不便，地处三乡交界

处，群山环绕，泉涌水澈。白天野猪田间行，虎狼山岗吼！

石路悠悠翻山过坳。

20世纪70年代，为了建设杨桥矿区，调来江西重工业

局第二工程处。这些建设者的到来，给古老的山村和当地

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山野小道、城镇乡村，随处可见他

们的身影。

在物资不充足、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赶墟就成了调剂

物资和购买商品的重要方式之一。

每到赶墟的日子，十里八乡的村民纷纷将自家的土特

产品拿到集市上来卖，既丰富了市场，又增加了收入。

风华正茂的我们，每到星期日，就会约上三五个好友，不

是去游山玩水揽名胜，就是走路去十余里之外的集镇赶墟。

我们去赶墟纯粹是去凑个热闹，看街观市罢了。因为

我们大部分都是单身汉，无需购买什么蔬菜，操劳柴米油

盐酱之类的生活用品。说白了就是为了消遣时光，或到饭

店吃上二两小酒，海阔天空一场。

从大坑往东是十多华里的双林，往南便是十多华里的

凤阳，往西是与宜春交界的杨桥，也有十六七里地。

我们每天生活工作在山沟里和两点一线（工地、宿舍、

食堂）的环境中，生活枯燥无聊，除了听鸟语，就是数星星、

玩扑克、下象棋。

于是，集市上就多出了我们这些休闲购物的陌生面

孔，穿着当时红极一时的工作服，讲着不同地域的方言。

由于语言的障碍，我们就似聋子对哑吧一样和墟场里的人

比划着交流，经常争得面红耳赤。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接

触，慢慢的便能听懂和领会，关系也和谐了。

那时鸡蛋是1元钱12个，山茶油1元2角1斤，商店的

猪油渣属于抢手货。我们这些人的到来，既活跃了市场，

加快了物资流通，也让一些紧缺物资更加紧张。

分宜以北，就数杨桥墟口较大，宜春、万载、上高的都

会到这里赶墟。有的天不亮就开始起床走路，赶着马车，

推着独轮车，肩挑手提行走在古老的乡村小道上。

每当墟日，墟场上一个摊位挨着一个摊位，摆满了各

种各样的商品。杨桥市场兼容性大，有夏布、细纱、仔猪、

布匹、饮食、土特产品等，应有尽有。

历史上双林杨桥是一个繁华的地方，经贸发达，商家

云集。古街巷道，店幡猎猎，摩肩接踵。

仔猪市场，人欢猪嚎。卖猪买猪的都围着猪圈转

悠。卖猪者极力推销着自己的仔猪是何等膘肥体壮，骨

骼粗大，潲口好。牙银（中间人）更是左右逢源，凭着三寸

不烂之舌和平时练就的识别仔猪的技能，滔滔不绝地哇

（讲）着仔猪的优缺点，促成双方成交。他也可以从中抽

点绳头小利。

夏布摊点，一匹匹夏布，一坨坨纱绽，堆放在摊位上，

接受外地收购商的品头论足。那些收购商家，凭着在夏布

行业经营的经验，一会儿拿起一匹编织好的夏布，里瞧瞧，

外看看，横挑鼻子竖挑眼。一会儿又拿起一坨纱绽，仔细

查看纱头的衔接，纱的细嫩，有没有大肚子现象。

总之，最好的物品，在这些商家眼里都要挑出毛病来，

为的就是好讨价还价。

那些走村串巷的货郎担，当墟之日也会在街头巷尾选

定一个地方，不停地敲打着手中的铁板，奏出叮铛、叮铛、

叮叮铛铛的声音，嘴里不停地吆喝着鸡毛鸭毛，旧牙膏瓶

换米糖，换日用品。

牵着大人手的小孩，揣着一份好奇心，正在四处搜寻

着零食摊。他们缠着大人一会儿要买油货，一会儿要麻

糍，一会儿又看上拨浪鼓。一不留神，他们就似一匹脱缰

的烈马，钻进人群里。只听得这个喊呀仔，那个喊崽里的

寻找。

由于南北方言的差距，甲鱼南方叫脚鱼，北方则称老

鳖或鳖鱼，就因为此称谓，在南方就觉得不文明，因此产生

过不少争执。后来交往多了，弄懂了它的意思，也就跟着

喊脚鱼。

在这个古老的集镇上，各种老式建筑错落有致，凉亭、

阁楼、茶馆迎来送往八方客。

每逢赶墟，单位的生活采购车也会光临集市采购蔬

菜，加速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我们有时也可搭车返回

单位。

慢慢的，许多人养成了赶墟的爱好！一些人经常搭乘

生活采购车去赶墟。只要听说那里物资丰富，价格便宜，

生活采购员就会带车去采购。除双林杨桥外，我们还去过

宜春的寨下、三阳、柏木、上高、万载、分宜（今属新余市管

辖）等地赶墟。后来去过田南、新余、水北、独城、上犹、八

景、临江等地。

赶墟虽说拥挤吵闹，但从中也可以感悟到社会百态、

经济发展状况、人文历史、生活习惯，是一个了解社会变

化、生活水准的窗口。

周末的清晨，伴着雨滴密集滴落的声音，我逐渐

脱离了梦乡。世界上仿佛只留下了雨水的存在，恬适

如同赵师秀在诗中所描绘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

池塘处处蛙”那样。本打算睡个懒觉的我却并不恼，

索性继续静静地躺在床上，隔着窗户，享受起自然馈

赠的一场盛大的交响乐。

最近雨水多，地面似乎就没有干着的时候。上班

路上，飘着的云朵止住了跟随风儿的脚步，暗沉着面

容重重地压下来；雷声轰隆不断，却始终等不见雨点

落下。“对面雷嗔树，当街雨趁人。”想必是天空贪玩，

想整出些引人注意的动静；又或是虚张声势，吓唬那

些不听话的孩童，和脚步匆匆的赶路人。可我一点儿

也不担忧，想着，顶多淋成落汤鸡，也没什么大不了

的。这就是自然与我开的一场小玩笑，而我也不是玩

不起的人。

前几日跟同室居住的姐姐一起骑车回家。一路

上狂风大作，用力地擦过地面上的一切。路边一棵有

些岁数的大树开始了狂欢，粗壮枝杈跟着风的号声有

节奏地舞动着。电动车也忍不住左歪右扭起来。姐

姐忽然开口道：“我还是蛮喜欢这样的天气。”我询问

原因，她想了想，答不上。兴许是许久未曾经历这样

“叛逆”的天气，又或许是胸腔内一颗向往自由的心怦

怦跳个不停，我不得而知。但在非常的天气下，我们

更能亲近自然，触摸自然。

我们没再出声，都在用尽全部力气、释放全身肌

肤感受暴雨降临之前的微凉。空气中满是路边青草

的芬芳和雨水的潮味。是的，雨水也有独特气味，那

是它坚持一往无前地掉落到各处、历经大江南北的证

明。雨水虽小，却也见过了大千世界，对这样的暴风，

倒是见怪不怪了。

雨声、雷声还在窗外响起，风也在呼啸。不知在

看不到的角落，雨滴又会怎样亲昵地接触大地上的万

事万物。荷塘中央，“雨声滴碎荷声”，那是雨水友好

的招呼。朋友发消息向我道早安，我欣喜地回答：“我

正在听雨呢！我很享受这样的早晨。”放下手机，我又

安心地闭上了眼。忽然我就想起曾经的自己是多么

害怕暴雨的出现。

小时候，在一个闪电交加、雷声震耳的夜晚，窗户

对面旧楼顶层的电机被无情劈中了。紧接着，带着滋

滋电流声的白光跳动着刺激我的双眼。沉默了一会

儿后，就是扑腾闪烁着的火光，把整个卧室都映上了

橙色。一向暖心的橙，此刻却凶狠得像是能把一切吞

噬。我缩在被子里一动也不动，外婆用手轻轻拍着我

的背，我才得以安稳入眠。那个夜晚，似乎格外漫

长。自此之后，若是遇上狂暴雨夜，我又会失眠，瑟缩

着逃避漆黑房间内的每一处空气。

但现在的我无比平静，无比心安。也许现在，我

终于接纳了这洒脱的大雨，也和过去的经历和解了

吧。自然用她那温柔的双手，抚平了我内心的创伤。

“好雨”不仅能“知时节”，还能抚慰人心。

窗外，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我起了床，等待着

彩虹的出现。天边，阳光跳动着穿过片片白云，在湛

蓝的画布中划下一抹耀眼的光辉。那是雨过天晴的

印迹。


